中二勤　朱偉基 歲月無情

夏天的陽光是毒辣的，貪婪的，他不斷吸著我的汗。假如別人知道我是巴巴地趕來的，大概會笑我太瘋了吧？不過我也不必在乎不相干的人評頭品足了。鬧市人去匆匆，我站在街邊一角，靜靜地做一個見證者。我四處張望，爺爺爽約了。巴士慢慢的駛來，把我的視線擋著，等到這輛去了，另一輛卻仿效前者。怎麼總要在這時候堵車呢？我正想橫過對面，那輛巴士終於動起來，向前邁步了，展開一片視野，幾個上年紀的伙計拉了鐵閘，「發哥糖水鋪」就這樣帶著我的回憶悄悄告別了我。這是一間小時候我和爺爺常常光顧的一家老店。現在已被歲月淘汰了。有什麼滿載歲月風塵的東西可以長留，就算是記憶也總會有淡忘的一天。潮流變了，社會變了，本來是很好的東西，如若不知進取改變，只會被淘汰罷了。路燈轉綠，我邁步向前，消逝於茫茫人海。
 這時電話響起，厄運走進我的腦海，災難永遠在我們猝不勝防的時候到來，在命運前，我是如此懦弱得心膽俱碎，招架無力。唯一可以做的只是珍惜眼前的寶貝罷了。是有點殘忍，但睡也不能倖免，我一驚，悲哀的感覺如海嘯般湧來。繚繞在我心中的，只怕是一種無言的恐懼，有些莫名其妙，卻絕對真實。我匆匆趕到醫院，望著白色的被單和綠色的線在疲弱地跳動，臥在床上的爺爺，我的眼淚開始氾濫決堤。
   我走到爺爺床前，握著他粗糙的手，他正準備上路，眼睛一閉，心臟停止跳動，生命畫上休止符，脫離人生煩惱，或許是一個解脫，有多少人選擇這樣做呢？然而再也不能有回頭的望眼了，不論是所愛之人，還是這個美好的世界。不過生離死別，誰也無法抵抗，既然如此也不需苦苦掙扎了吧。我來得平靜，臥在床旁，有一隻溫柔的手撫摸我的臉蛋，那是一張幼稚的臉蛋。是坐在公園中的石凳吧，夏天的涼風伴隨著美妙的蟲鳴樂韻輕輕，從夜色的深處飄來，撩起了些微涼意，我臥在爺爺的腿上，仰望天空，真的有點累了，爺爺體貼地說，你睡一會吧，好像被催眠似的，迷迷糊糊地我便睡去了，或許是太累了，也或許是真的很安穩，舒服，頭沉在軟綿綿的浪波載浮載沉，夢境高而寥廓。忽然傳來一聲異響，我睜開眼，看見醫生焦急地趕來，原來只是南柯一夢。把我拉開的父母，抱著我，對我低頭細語，我什麼都聽不清楚，眼內的淚又開始氾濫決提。爺爺仙遊了！
    原來有許多東西過去了便是過去了，總說歲月不輕彈，不可能再倒流，比如季節，比如時間。在公園那看星的孩童，已遠去，昔日意氣風發的時間，清脆玲瓏如昨日，哪裡想到鏡頭一轉，已亭亭玉立了。一切也都是命，生命永遠是一條不為人知的秘路，不知下一步是平坦，還是懸崖，只得左顧右盼了。命不過是一種無名的東西，掌握在人手中的因應著不同人的發揮而各有不同，我決定好好和家人相處，珍惜我所愛的。我目送著遠去的爺爺，小時候的回憶，漸漸逃跑的青蔥，歌唱著如歌的歲月。  







